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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众多艺术展接踵而来，催生了网络
平台上数不清的笔记、打卡，刷不完的
视频、解读，并且它们的点击量还不小。

这是否意味着普通观众浏览完之
后就能提升艺术欣赏水平，社会美育也
可以借此得以实现？诚然，自媒体上与
艺术相关的曝光多了，点击量大了，一
方面说明公众对艺术的渴求与日俱增，
一方面也能促进线下观展人数的增长，
这当然是一桩好事。但如果细究这些
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却让人不由感
到有些“歪”。

首先，观展的目的可能被带歪了。
各大平台一篇篇看展的笔记打卡，

从文字到图片，多数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有的冠以“文青必去”之名，似乎为
了标榜自己有多么“文艺”。我曾在某
视频网站搜到38分钟关于当下非常火
爆的光影展视频。打开一看，只见不断
变换的场景和光影色彩，然而毫无逻
辑，发布者要表达什么，完全不知所
云。有的出现“最难约的博物馆”“开幕
打卡”等字眼，那大抵是虚荣心作祟，为

炫耀自己先人一等看到展览。有的是
显摆自己在展览上遇到的较为少见的
经历，比如“XX展偶遇XX明星”。还有
教你如何“薅羊毛”的，像是如何在XX

展上获取限量版礼物，等等。“高级感看
展拍照”“最出片的展览”则教人为打卡
而看展。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展览
上溜一圈，拍完照就走的观众。不久之
前，我就在展览上遇到过一位观众，不
辞辛劳扎进人堆，一边挤到作品面前，
一边解释自己的行为：让我进去拍一下
照。拍完，便又挤向下一幅作品。还有
的多以展览为背景板，抢眼的是俊男美
女、大牌服饰，显然是来秀长相、秀优越
感的。比如某书上我曾刷到类似“XX岁
单身辣妈带孩子看展”的标题，内容高
度程式化：一名顶着网红脸，身体比例
拉长得跟中世纪壁画般的女子，牵着孩
子，以不同的穿着，游走在各类展览中，
和作品合影。有的更是衣着暴露夸张，
哪里是在看展，分明是去走红毯！加上
“单身”“辣妈”这些和展览毫无关系，又
有着强烈暗示的词语，谁还会关心她看

的什么展？
其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对作品的

解读被带歪了。
一些视频和讲解粗制滥造，从网上

批发来艺术知识或略懂皮毛的播客们，
在观众面前侃侃而谈，一本正经地胡说
八道。我曾听到在展览上直播的网红，
在巴洛克的作品前，堂而皇之说这是后
期文艺复兴的画。再比如评说某大师
作品上的女子肖像，“脖子画得那么粗，
显然是画失败了”。这或许是一句玩
笑，但不明就里的观众难道不会有人当
真吗？别说没有分辨能力的普通观众，
艺术学的学生也有深受其害者。曾有
同学将某公众号上介绍“颓废艺术展”
的推文作为资料分享，文中把普遍使用
的“夏加尔”翻译成“夏卡尔”，当然也
算无伤大雅。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文中还出现了“达达当代艺术”“超现实
主义当代艺术”等奇怪的流派、“20世纪
艺术”等模棱两可的表述，真正是误人
子弟。

再次，展览和作品的评判可能被带

歪了。
今天的艺术展览愈发显示出商业

化、跨界化的倾向，其中不乏鱼龙混杂、
糊弄观众的低劣之作。但在“网红”“大
V”的操作下，文案吹得天花乱坠，配上
几张精修到让主办方都认不出来的现
场照片，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观看、拍
摄同款“网红展”。在观众大呼上当受
骗的同时，“网红”“大V”吸引流量、提升
点击率的目的也达成了。还有一些推
送者，虽没有P图照“骗”，但把“行”里
“行”气的艺术展，说得颇具艺术性、先
锋性，还摆出一副谁质疑谁就是不懂艺
术、没有审美的架势，让普通观众即便
有疑惑，也常常因为非专业导致的不自
信而缄默不语。有的干脆借“如何炒作
一个展览”“手把手教你策划高大上的
展览”，带歪艺术和展览本身，仿佛只要
掌握艺术展览的密码，人人都能鼓捣。

还有，欣赏水平可能被带歪了。
我们只要打开手机，就是铺天盖地

来自网络媒体的推送，其中大部分是自
媒体。图文并茂的推送看似热闹，实际

上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这类情况尤
其凸显在网络推文的配图上。网络配
图要么是低幼化的“软萌”，要么是插画
风的“唯美”，要么是赛博朋克的“酷
炫”。这就将普通观众的艺术欣赏局限
在某一些特定领域，如潮流艺术、动漫
艺术等。并且这些插图有的甚至完全
不具备艺术欣赏价值。在这个读图时
代，看着这些图片长大的孩子们，已然
分不清“经典作品”和“行画”的区别，以
至于许多孩子觉得，高更作品的艺术价
值不及商品画。回想几十年前，没有网
络，艺术作品只刊载在印刷品、书籍、杂
志等传统纸媒上。所有的出版印刷机
构，都配备了专业的美编，能与观众见
面的，全为经过筛选的优秀艺术作品。
著名画家们也常被邀约进行课本、杂
志、报刊等插图，以及海报、宣传画等的
绘制。这种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丰子
恺老先生创办开明书店时所处的民国
时期。在高水准艺术作品陪伴下，人们
的欣赏水平自然也能有所提升。今天
的网络自媒体，发布信息的门槛相对较

低，网红、播客们如果本身不具备较高
的艺术欣赏水平，而平台又缺乏对所发
布内容在专业上的把关，那么搭载的艺
术作品质量自然无法得到保证。

正因如此，面对扑面而来的艺术类
推送，大众不能迷信，更不应盲目跟风
打卡。但寄希望于大众对艺术价值的
高低有明确分辨和判断，或许又未免严
苛。此时，专业声音的注入显得尤为必
要。一方面，越是众声喧哗，越是需要
专业的学者、评论人在艺术普及方面铿
锵发声，给予普通观众正确的引导，将
其关注点拉回展览及艺术本身，而不
是与此无关的其他种种。另一方面，
平台监管层面也不妨有所作为，或从学
术专业角度设置内容审核机制，适时引
入专业人士对内容进行把关，提升推送
的质量，或将流量向真正有价值的艺术
普及内容倾斜，让其拥有更多抵达大众
的可能。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上海大学副
教授）

自媒体时代，警惕艺术欣赏被“带歪”
黄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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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

文汇报：能否先谈一下你是如何与
微影视结缘的？

王国平：在我的定义里，微影视是除
去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长篇纪录

片、电视栏目、电视晚会、电视选秀等之

外的任何短小精悍、片长从数秒钟至30

分钟、完全按照影视美学规律并使用摄

影（像）和照相机或手机等数码设备拍

摄、具有一定创意和构思及主题的原创

影视艺术作品。

在我入行的20世纪80年代，没有短

视频的概念，电视节目的时长是严格受

到播出规范的控制和约束的。除了15

或30秒的广告片、一两分钟左右的新闻

片和三五分钟左右的MV，其他的电视栏

目和专题节目一般都是二三十分钟，文

艺晚会和电视剧自然就更长了。

当时上海电视台有一个收视率第一

的综艺晚会《大世界》，我想突破它已经

形成的固定格局和模式，就尝试以五首

秋天的歌曲为主题，以每首歌曲为独立

单元进行拍摄，由此推出了我的导演处

女作《金色的旋律》。后来很多业界朋友

说我是中国MV“第一人”，就是因为这部

作品。

后来我又与音像出版社合作，尝试

把30多首中外诗歌散文名篇拍成短则

几十秒、长约三四分钟的视频，用电视画

面演绎散文和诗歌的主题，将诗歌朗诵

与视觉形象彼此呼应，力求呈现一种唯

美、优美、完美的电视美学。事实上，这

后来成为我一以贯之的追求。

上海电视台与美国CTW电视机构

联合制作中国版《芝麻街》时，我受邀担

任外景片总导演，总共拍摄了100集时

长在几十秒到一两分钟之间的视频，

每 集 讲 一 个 知 识 点 ，手 法 则 各 不 相

同。比如《小天鹅舞》一集，我把小学生

跳四小天鹅舞的脚尖动作与婴儿蹒跚学

步的脚丫交叉呈现，既表现了腿脚的灵

活和作用，又带有一点幽默和风趣；《学

做小篮子》则顾名思义，拍摄了制作篮子

的全过程。

文汇报：1999年，你去欧洲拍摄了
电视系列片《打开咖啡馆的门》，虽然为
了适应电视台的播出要求把每集时长设
定在20分钟，但实际上每一个咖啡馆的
部分都不长且可以独立成篇；2008年，
你拍摄了24集的短视频作品《诗韵松
江》，一集一景一创意，获得了中国广播
电视协会“百家奖”一等奖；2020年，你
又导演了100集全国旅游线路短视频，

入选上海市文创项目。在众多的微影视
题材和类别中，你似乎对旅游类的微影
视情有独钟，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国平：旅游跟影视似乎存在着天
然的互为需求性，在我以往执导的很多

MV中，展现风光的镜头也占了很大比

重，比如说《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中

的海南风光，《又见茉莉花》中的绍兴水

乡风光，《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的嘉峪

关风光等。可以说，选对了景就意味着

一部MV成功了一大半。

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专注于拍摄旅

游类短视频了。而且旅游类短视频非常

符合我对于微影视的文化性追求——中

国人常说诗与远方，可见旅游本身就带

有文化属性；同时旅游类短视频也非常

适合开展美学探索，因为需要根据不同

的地理风貌人文特色来使用不同的拍摄

手法，将创意与画面尽可能地完美结合。

在我看来，旅游类短视频第一境界

是美，第二境界是趣，第三境界是情。拍

摄者只有把自己对自然和文化及景观的

深爱之情化作飞扬的创意和美丽的影

像，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和心中有景

的境界。

比如你前面讲到的《诗韵松江》系列

片，《斜塔初雪》一集中，我动用了人工造

雪，同时设计了头戴宽檐草帽的剑客在

塔前舞剑的场景，雪光与剑气相辉映，整

个画面只有黑白两色，播出之后反响特

别好，观众评价说很有张彻武侠片的感

觉；而在《海上寻梦》一集中，观众会先看

到一位年轻男子手持DV走进上海影视

乐园，突然间，原本被他摄入镜头的一位

现代女子变成了上世纪30年代身穿旗

袍的少女，DV屏幕犹如一扇时空之窗，

带着年轻男子穿越到过去，去寻找一段

擦肩而过的邂逅，又将他带回现实，蓦然

回首，又见伊人。

我一直认为，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

展使得短视频成为大势所趋，就像过去

人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今天跟着短

视频去旅游。但短视频不应该是粗制滥

造的代名词，我们迫切需要提升短视频

的美学。回望自己曾经的这些实验性探

索，我的感受是，我们当然要拥抱新技

术，拥抱互联网——事实上正是新技术

和互联网让我的很多探索成为可能，比

如在降低拍摄成本的同时继续运用微影

视的手段、艺术的形式及故事情节等手

法展现每一处风景的独特之处，但与此

同时，不能放弃我们对于文化的信念，这

样才能不断用作品来引领大众。

文汇报：眼下我们正进入一个流量
时代，过度追求流量会造成短视频的低
俗化粗鄙化，但是没有流量也会导致好
作品难以传播，你怎么看待质量和流量
之间的关系？

王国平：我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电视
时代，有些意识可能是根深蒂固的，比如

信奉艺术至上，比如坚持底线思维。在

相当长的拍摄与制作生涯中，我一直在

各种类型的节目中展开艺术探索，践行

艺术理念，不愿意为了收视率而滑向泛

娱乐化。在我看来，一味追求流量，创作

终将走进死胡同；只有精益求精，才能使

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短视频虽短虽

小，但它并非只能是爆米花式的快餐文

化，它也能成为色香味俱全、营养丰富的

精神文化大餐。

不可否认，刷短视频已经成为许多

人的休闲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流量是一

种诱惑，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

文汇报：的确，短视频的普及实际上
有多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实现了创作
的民间化，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
就可以实现拍摄、剪辑和发布；另一方
面，它也实现了影像作品在传播上的无
远弗届，一个短视频能够抵达的人群是

无限的。后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既
然人人都爱看短视频，那么就需要更多
像你这样专业的创作者创作出更多有
审美价值的作品，来润物细无声地滋养
大众。

从你的经验来看，短视频美学体
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提升短视频
美学？

王国平：创作的民间化本身是一件
好事，实际上很多年前我就尝试过将当

时贵族化、明星化、拍摄成本高昂的MV

改造成平民化、大众化、拍摄成本低廉的

MV，甚至还举办过全民MV大赛。但是，

短视频不能仅仅成为大众的狂欢，它也

是今天一种相当主流的大众文化传播方

式，是应该有美学追求和美学样貌的。

今天，一方面是缺少专业的引领，另

一方面又是资本的大量介入，导致一说

到短视频，大家会想到草根，想到流量，

想到眼球，想到话题，这对于短视频的长

远发展是不利的。短视频一旦陷入对流

量的沉迷与追逐，那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然我并不排斥流量，相反，对于那

些流量高的作品，我也会关注，并且从

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实际上，短视频是

可以做到既有流量又有质量的，比如李

子柒和意公子，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

她们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很高的文

化含量和审美价值，但是表现方式各不

相同。

李子柒是将草根性、实用性、符号

性、理想性和审美性融于一身，其中草根

性是指她的出身，实用性是指她的视频

内容，符号性是指她本人成为了真实和

虚构合二为一的东方美食和传统工艺的

符号，理想性是指她向大众展现了一个

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景象，审美性则是

指贯穿始终的中国古典美学元素，使得

她的短视频在视觉呈现上像一首诗，像

一幅画。

意公子做的则是古典文化普及类的

短视频，她能够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点

在于，她是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来

讲解古诗词的，这使得她的短视频能够

与人心产生共鸣，她讲解的苏东坡的爆

款就是这么产生的。同时我注意到，她

的短视频也在不断地迭代，比如原来是

室内拍摄，后来也开始有了外景，等等。

另外从作品气质上看，如果说李子柒是

唯美，那意公子就是洒脱。

研究这些成功案例，首先是让我对

今天短视频的整体收看环境抱有信心，

同时也在从中借鉴她们的经验用到我的

短视频拍摄中。比如你前面提到的我在

2020年拍摄的100集全国旅游线路短视

频，就跟我自己以往拍摄的风光片、形象

片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风光片、形象

片大多是让人远距离观看欣赏的，追求

高端大气上档次，不仅体现在时长上，也

体现在视角宏阔，内容全面，后期制作手

段多样，影像呈现美轮美奂。但这不是

旅游短视频的做法。旅游短视频遵循

的应该是思维碎片化、拍摄快捷化和视

角导游化，要放低身段，接地气，更多从

游客视角出发，让观看者从中获得一种

沉浸式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

艺术性的放弃，反而更加需要花心思去

琢磨，如何通过构图，通过蒙太奇，通过

独特的发现，在不拔高、不粉饰、不渲染

的前提下仍然拍出美感，也就是两个字：

“好看”。

我的体会是，意境的点染与铺排对

于短视频影像美学提升非常重要，而这

方面，专业人员是有优势的。现在很多

业内人士因为对短视频的低俗化粗鄙化

颇有微词，从而远离短视频，既不研究也

不创作，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实

际上，正是短视频平台的草根化，需要更

多具有美学意识的创作者去改变。我希

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短视频这个

领域创造美好、留下美好、享受美好。

日益草根化的短视频，需要搭建美学阶梯

在上海影视界，王国平始终是一个领风气之先
者，即便再熟悉他的人，也常常难以预料他下一次
又会探索出哪个门类的“第一”。尤其是在微影视
领域，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MV、第一部微电影以及
第一部快闪作品等。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这样
评价：他由电视文化拓展而来，成为新媒体时代的
一个现象级人物。

微影视和今天方兴未艾的短视频之间是什么
关系？当短视频一方面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
和传播样式，另一方面却充斥着各种为流量而博眼
球之作，王国平在微影视领域的探索和经验能够带
给业界哪些启示？本报与他进行了一场独家对话。

嘉宾：王国平（国家一级导演、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
采访：邵 岭（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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